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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朋
　　
　　南宋陈鹄《耆旧续闻》一书中记载了苏轼、陆游、
辛弃疾等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与逸闻趣事，其中
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令人唏嘘不已。因陆母不满，
二人被迫分离，多年后沈园重逢，陆游题写《钗头凤·
红酥手》，唐婉和以《钗头凤·世情薄》。在漫天柳絮与
斑驳粉墙之间，世人读到了“错、错、错”的无奈，也读
到了“难、难、难”的凄苦。然而，在这段传奇的悲剧底
色之下，若我们以法治视阈重新审视，便会发现一个
常被历史烟尘遮蔽的细节——— 唐婉离异后并未守着
一纸休书了此残生，而是改嫁宋太宗五世孙、宗室子
弟赵士程。这一改嫁在当时并非孤例，折射出宋代妇
女在婚姻上的相对自主权，以及当时社会对女性再
嫁的宽容态度，让后人得以窥见古代妇女生活和当
时的婚姻法律制度环境。

惊鸿照影：掩埋在辞章里的开明风尚

　　在宋代，女子再嫁并不鲜见。唐婉被陆游休弃之

后，不仅顺利改嫁，丈夫还是皇族后裔。一个被休的
女子能嫁入宗室，这在后世几乎难以想象，却恰恰折
射出宋代婚姻观念的开明与宽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唐婉再嫁之后，依然可以在沈
园与陆游以诗词相和，她的社交生活并未受到束缚。
记录这段故事的文人陈鹄，文笔虽婉转凄切，却自始
至终未曾指责唐婉“不贞”。在当时的士人眼中，这不
过是一段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与“失节”二字毫无
关系。离过婚的女子，可以再嫁皇族，可以与前任诗
文往来，而不会遭受道德谴责——— 这就是宋代婚姻
制度真实而开放的一面。

妆奁有度：大宋律令下的财产底气

　　唐婉的优雅转身，底气不仅来自赵士程的深情，
更来自赵宋王朝独特的婚姻财产制度与法理支撑。
　　从生存层面来看，宋代“不立田制”的土地政策
导致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大量底层家庭失去赖以生
存的生产资料。加之妇女本身就不被授予田地，丈夫
去世便意味着家庭主要劳动力的丧失，生活往往会
陷入困顿，再嫁便成为女子维持生计的现实选择。而
从制度层面来看，宋代的“奁产”制度为女性再嫁提
供了切实的经济保障。当时的法律规定，女子随嫁妆
奁归女方个人所有，离婚或改嫁时有权全部带走。
　　《宋刑统·户婚律》保护未出嫁女子继承娘家财
产作为嫁妆的权利，其中明确记载：“姑姊妹在室者，
减男聘财之半。”《名公书判清明集》中也有明确记
载：“未嫁均给有定法。诸分财产，未娶者与聘财，姑
姊妹在室及归宗者给嫁资，未及嫁者则别给财产，不
得过嫁资之数”“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
男之半。”这些判例进一步印证了宋代女性在财产继
承方面享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洪迈《夷坚志》所载王八郎之妻的案例便是鲜活
的例证：“唐州比阳富人王八郎……女年及笄，以嫁
方城田氏，时所蓄积已盈十万缗，田氏尽得之。”王八

郎的妻子在与丈夫离异后，不仅分得一半家产，还带
着年幼的女儿搬到别处居住并经商，积攒了超过十
万缗的钱财，作为女儿的嫁妆。怀揣着巨资在商海浮
沉的女性，厚实的妆奁与合法的财产权，正是她们在
面对婚姻变故时最坚硬的法律铠甲。

律法庇护：和离改嫁的法理晴空

　　除了财产的独立，宋代法律对妇女再嫁权的系统
保护，也为再嫁现象的制度化存在提供了法理支撑。
　　《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
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此条虽为禁止性
规范，但其规制范围仅限于为丈夫服丧期间，并没有
禁止寡妇在服丧期满后改嫁，实际上为寡妇合法再
嫁预留了充分空间。
　　另外，宋代通过诏敕不断放宽再嫁的限制条件。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诏令：“不逞之民娶妻，绐取其
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这一规定是
针对丈夫骗财逃亡的情形，赋予妻子在无法自给时
合法改嫁的权利。南宋进一步补充：“夫出外三年不
归者，其妻听改嫁”，将丈夫长期下落不明也纳入可
改嫁的法定情形。
　　更具现代法治色彩的是，宋代律法还赋予妻子
主动离婚的权利，涵盖夫妻感情不和可“和离”、丈夫
逼妻为娼可离、丈夫被流放可离等多种具体情形。这
些规定从立法层面承认了女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主体
地位，使再嫁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正当选择，而非离
经叛道之举。

脉脉温情：从市井到天家的和风宽容

　　北宋理学家程颐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回应
“孀妇可否再嫁”之问，强调贞节道德高于生存需求。
然而这一观念在两宋时期的实际社会影响并不大。
程颐本人曾资助寡居的侄女再嫁，并赞此举为“嫁遣
孤女，必尽其力”。范仲淹幼年随母改嫁，成年后不仅

在《义庄规矩》中明文规定资助族中妇女再嫁，更在
规矩中表明“再嫁者支钱二十贯”，从宗族制度层面
保障族中女性的再嫁权益。王安石也曾经主动为儿
媳择婿再嫁，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态。朱
熹虽竭力提倡理学，但其学说在南宋长期被斥为“伪
学”，对民间社会的实际影响力不宜高估。
　　除了思想的宽容，宋代特殊的人口生态与商品经
济客观上促成了再嫁现象的普遍化。据《大学衍义补》
记载，当时部分地区因溺女之风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
调，“村落间至无妇可娶”，在此背景下，改嫁成为缓解
婚配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同时，商品经济
的繁荣把女性推向了历史台前，《东京梦华录》中在酒
楼打工的妇女、文学作品中担任店主的女性形象，都
印证了女性经济参与度的提升增强了其独立性。
　　这种从容的再嫁和风，不仅吹拂着市井江湖，同
样在庙堂天家留下了痕迹。宋真宗刘皇后、宋仁宗曹
皇后皆为再嫁之妇。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将昭庆
公主许配给已有妻室的王承衍，太祖甚至表示：“汝
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主动促成其原配改嫁并给
予丰厚嫁妆。宋高宗即位后，亦念旧情将改嫁平民的
昔日妾室彭氏召回宫中。这些事例说明，在从天家到
民间的普遍实践中，妇女再嫁已被广泛接受为一种
正常的社会现象。
　　回望沈园，那面题写过《钗头凤》的粉墙或许早
已斑驳，但唐婉留给历史的背影却并不全然是凄苦
的。奁产制度赋予女性财产独立权，大宋律令保障她
们再嫁的合法性，社会观念对再嫁持宽容态度，人口
结构客观上需要再嫁，上至深宫王室、下至市井酒坊
的普遍实践则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惯性。这些因素相
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塑造了宋代妇女再嫁的独特
历史图景，也为后世理解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演变
提供了重要参照。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漫画/高岳  

□ 郑钧溅 雷润升
　　
　　当岁月的指针拨回1956年的晨光
　　一株藏蓝色的劲苗在法治的土壤中扎根生长
　　从劳改干部学校的初创步履
　　到司法警官摇篮的使命担当
　　七十载风雨兼程，你以忠诚为笔
　　在共和国的法治长卷上写下壮丽诗行

　　崇德，是镌刻在警徽深处的不变信仰
　　尚法，是融入血脉骨髓的永恒华章
　　博学，是图书馆静谧与训练场呐喊中的深情渴望
　　强警，是课堂采撷与实践淬炼里的血性张扬

　　太行山下的国槐见证你求索的足迹
　　七一中路的校园回荡着你青春的誓言铿锵
　　你是一座熔炉，将青涩锻造成钢铁脊梁
　　你是一方沃土，让知识的根系深植理想

　　你从服务劳改工作的干部培训基地
　　成长为司法行政系统的最高学府
　　你从培养专业人才的单一使命
　　拓展为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干部培训的坚实臂膀

　　“讲政治、通法律、精专业、强技能”
　　每一名学子都承载着奉献司法服务社会的期望
　　看吧！毕业生的身影遍布高墙内外、基层一线
　　用专业守护公平，用生命捍卫宁静的阳光
　　听吧！学术活动月里思想交锋、藏蓝诗章放歌吟唱
　　文化育人如春风化雨，滋养着警魂的茁壮成长

　　七秩华诞，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
　　新时代的蓝图催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号角击鼔奏响
　　你将擎起“立德树人、德法兼修”这面旗帜
　　在青春的赛道指引学子跑出加速度
　　你将毅然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呼唤
　　为法治中国建设勇毅前行，再铸新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 廖安生
　　
　　老石，一名退休法官，年近70岁。老石自幼聪明
好学，是小镇第一个考取大学的人。毕业后，也是第
一个分配在县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学生。
　　为人正直、性格耿直的老石，是做法官的好人
选。起初小镇经常有熟人亲戚因涉法涉诉来找老石，
不管来者好说歹说，他从不帮忙打听过问。老石的这
个“坏名声”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便无人登门了。
偶尔，老石回小镇来，街坊邻居对他都不冷不热。
　　老石自其主办案件后，也曾遇到各种人情干
扰，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从不妥协，有效抵制了个别

同志的说情打招呼。
　　老石办案重事实、重证据，又能力排各种干扰，
办了三十多年的案件，所办案件从未被改判或发回
重审，完全称得上一名合格的法官。
　　业余，老石除了读书，好像没有其他爱好。老石
与单位同事、上司相处始终淡如清水，从未看见他
与同事，更不用说领导聚在一起，吃喝玩乐。
　　退休后，老石回到小镇居住，照顾年迈的父母，
很少到县城来。
　　每天早上，老石早早去菜园收拾一番，其他时
间他仍喜欢看书，当然，闲暇时间多了，他提起笔开
始写文章了。
　　老石写的文章频频见诸报刊。渐渐地，小镇的人
知道后，不叫他法官，改称其为作家。写作之余，老石
也练书法，经过一番苦练，写的毛笔字已“龙飞凤舞”。

　　那年春节，老石自拟自书了自家的春联，张贴在
大门口，得到好评。从此，小镇上许多人家中有喜事，
都找上老石家来，老石是来者不拒，让他们满意而去。
　　老石的儿子在大学当教授，提议老石把分散发表
在各报刊的文章收集起来，结集出版。老石果真在儿
子的帮助下，先后出版了三本作品集。出版后，老石送
给自己的母校——— 小镇的中小学，但凡喜欢看书的，
他一本本免费相赠。老石家经常有来索要书看者。
　　老石母亲晚年，无疾而终。父亲卧床多年，老石悉
心照料，从无怨言。临终前，父亲对一个个前来探望他
的人，老泪纵横，夸赞老石道：“久病床前有孝子！”
　　在父母去世时，老石感觉永失至爱。念及父母养
育之恩，回顾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日子，老石痛不欲生。
老石饱含深情，一字一泪给父母写下了墓志铭。前来
参加父母葬礼的亲友看了，感动得禁不住流泪。

　　父母走了，老石仍没有回县城居住。小镇偶有
老人辞世，街坊邻里们常登门相请，恳请老石为逝
者撰写悼词或墓志铭。老石念及逝者与乡邻之谊，
皆慨然应允，从未推托。
　　死者刚入土为安，生者便开始为争夺遗产争吵打
闹，老石也不袖手旁观，主动参与解释调解，在征得当
事人同意、建议其先行公证的前提下，代为起草遗产分
割协议书。老石一次次介入，调停他人家中的遗产之
争，让争夺遗产各方化干戈为玉帛。据说，老石返乡后，
小镇已多年没有发生争夺遗产而对簿公堂的事情。
　　当年老石退休刚回小镇，小镇没有多少人搭理
他。如今，小镇每每发生各种鸡毛蒜皮的纠纷，大家
均提出找老石说理去，老石也乐此不疲。他俨然成
为小镇“主心骨”，去年，还荣登“市好人榜”。

　　（作者单位：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  

□ 石佰华
　　
　　我的储物柜最底层，静静躺着一双布鞋。藏青色直贡呢鞋
面已经泛白，千层底边缘的针脚有些磨开了。这是母亲做的最
后一双布鞋。
　　傍晚收队，从界碑处折返，鞋底糊了厚厚的泥土。脱下作
训鞋，脚踝被山蚂蟥叮过的地方渗着血丝。凉水冲过胀痛的脚
板，人这才松快些。捧出布鞋，当脚掌沉入那片绵软，桂西南湿
热的夜、巡逻的疲惫，忽然都远了。闭上眼，仿佛踩在皖西南老
家堂屋夯实的黄土上，冬日里被灶火烘得暖融融的。
　　1995年冬天，皖西南下了一场薄雪。煤油灯在土墙上投下
晃动的影子。母亲坐在灯下，手里的钢针在发髻上抿了抿，用
力扎进厚厚的鞋底。“哧啦——— ”麻线穿过袼褙的声音，在寂静
的夜里格外清晰。
　　“南边潮。”她把纳好的鞋递给我，手在鞋面上摩挲，“护
好脚。”
　　那时我十八岁，心里装着一整个远方。“儿行千里母担
忧”，彼时未解其中味。那双黑布鞋被我塞在背包最底层，上面
压着崭新的军装。
　　三个月后，在桂西南的第一个除夕，我理解了“潮”字的全
部含义——— 亚热带山地特有的、能渗进骨头缝里的湿冷。下哨
时双脚麻木，同乡递来一个包裹。牛皮纸里，一双新布鞋端端正正躺
着，底下压着两双鞋垫。
　　父亲的信很短：“你母亲说，南边湿气重，鞋垫要常换。你母亲
说，豆腐乳是新豆子做的，不咸。你母亲说……”母亲不识字，她所有
的话，都要借父亲的手写出来。可那晚，当我冻僵的脚触上千层底的
瞬间，忽然听懂了：那些“你母亲说”后面没写出来的，都在这一针一
线里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那线从皖西南一直牵到桂
西南。
　　做这样一双千层底，要花多少工夫？先把旧衣裳拆了，用面糊一
层层糊在门板上。太阳好的时候，母亲把这些袼褙晾在竹竿上。干
了，依着纸样剪出鞋底的形状，叠上七八层，再用白布包边。纳鞋底
用的是苎麻线，大号针，针脚要密，线要勒紧。一双鞋底至少两千针。
母亲纳鞋时总坐在堂屋门槛上，那里光线好。午后，阳光斜照，照亮
她花白的鬓角，照亮空中起落的麻线。
　　“你母亲说，这次鞋底多纳了两层。你走路多，费鞋。”父亲在信

里写。他不知道，雨季巡逻要蹚齐腰的山洪，旱季巡查要踩碎
石，作训鞋三个月就换一双。可母亲的布鞋，那双用破衣烂布
糊成的千层底，却能穿一整年。我把穿破的鞋收好，塞进挎包
最底层。鞋底磨薄了，可那些密密麻麻的针眼还在，像母亲在
老家门槛上一针一针数过的时光。
　　2018年底，部队改制。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那天，
我们都有些不习惯。
　　去年春天，我终于回了一趟家。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膝盖上盖着旧毯子。她的手抖得拿不住针。“眼睛不行了，”她
笑着说，“去年还能穿针，今年看不见针眼了。”父亲走过来，递
给我一双新布鞋：“你母亲去年做的，最后几双了。”针脚明显
不如从前匀称——— 那是手抖的缘故。“你母亲说，”父亲的声音
很轻，“以后……怕是做不了了。”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如今我才真正读懂，那密密
的针脚里缝着多少担忧。只是母亲从不言归，她只说“护好
脚”——— 她晓得儿子守着国门，归期难定。
　　如今我脚上这双，是最后一双了。
　　作训鞋和布鞋，在储物柜里并排放着。一双沾着南疆的红
泥，一双散发着皖西南的阳光气息。每天清晨，我穿上作训鞋
走向界碑；每天傍晚，我换上布鞋在灯下整理文案。两种鞋，一
条路：通向国门，系着家门。

　　夜深了。我趿着布鞋走到窗前。窗外是连绵的群山，界碑上的反
光标志一闪一闪，像母亲当年煤油灯的光。这双鞋已经很旧了，可我
还是舍不得换。每当我穿上它，就觉得踩在了实处——— 那层层叠叠
的袼褙，是母亲用旧衣裳糊成的；那密密麻麻的针脚，是母亲在煤油
灯下一针针纳出来的。
　　母亲不会讲大道理，可她用一双双布鞋告诉我：路是走出来的。
走再远，脚都要踩在实处；站再久，根都要扎在土里。作训鞋让我走
得正、走得稳。而母亲的布鞋，让我永远记得为什么出发——— 走向山
河万里的壮阔，也走回那盏煤油灯下的温柔。
　　柜子里，作训鞋沾着今日的尘土，等待着明天的征途。而我脚上
这双千层底，正托着我，在这个桂西南的深夜里，走回三十一年前皖
西南的那个冬天，走回母亲一针一线纳出的、永不磨灭的温暖。
　　路还长。只要这双鞋在，路就在脚下，家在心中，国在身后。
　　山河万里，脚下有根。

　　（作者单位：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爱店边检站）  

□ 陈腾跃
　　
　　检察院6楼的灯，是夜里最后熄灭的那一
盏。夜深了，办公室里仍回荡着轻敲键盘的细
碎声响，时针早已悄悄滑过零点，又是一个执
笔深耕的无眠深夜。
　　略显磨损的键盘边缘泛着柔和的光，将
点点清辉落进眼底，键盘上跳动着指影，屏幕
的微光映着案头未竟的材料和文稿。当白日
里的忙碌嘈杂尽数褪去，夜晚的办公区溢满
了一室的静谧。
　　时光如梭，细数下来，踏入检察系统的时光
已过6年半，在这不算漫长的日子里，我共历经
了三次岗位更迭。现在看来，这三次转身，亦是
三场层层递进的淬炼，在字斟句酌的材料里，在
抽丝剥茧的核查中，在守正笃行的坚守间，我逐
渐读懂了“检察”二字的千钧分量，也在一次又
一次的历练中，读懂了成长的真正含义。

泥土中的微光

　　每个人的检察路，都从一粒微光开始。我
的第一束光，亮在驻村的那片土地上。
　　2019年，大学毕业后，我以选调生的身份
奔赴莒南县相沟镇宋家沟村，开启了两年的
驻村生活，也自此踏入了最鲜活、最质朴的乡
村烟火里。到岗第一天，镇里的同事便带着
我，走进了结对帮扶的5户贫困户家中。跟着
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我的随身笔记本记满
了家长里短，耳畔响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
朴素期盼，笔尖记录的是他们亟待解决的民
生难题。从那一刻起，我便扎进了这片土地，
与乡亲们朝夕相伴，全然褪去书生气，谦卑俯
身融入基层，在面对面的交流、心贴心的帮扶

中，真正读懂了“人民群众”这四个字的重量，
也开启了以真心换真心、以实干践初心的服
务之路。

规范下的清光

　　驻村结束，一纸调令将我带进市检察院
的大楼。如果说乡村教会我扎根，那么市院教
会我的，则是规范。
　　2022年，我被领导抽调到市检察院办公
室跟班学习锻炼。在市院办公室我主要从事
通知处理、文件流转等工作，与基层工作不
同，市院的工作更注重规范严谨与细节把控。
起初我走得磕磕绊绊，慢慢才逐渐摸清其中
的门道，这离不开办公室全体同事的包容和
帮助。
　　犹记2021年村“两委”换届前夕，一天晚
上，忙完手头的工作，我和同事小单结伴返回
宿舍，晚风轻拂间，忽见路旁的玉兰花正肆意
盛放。皎洁的花瓣被路灯的柔光勾勒出温润
的轮廓，莹白通透，像被揉碎的月光铺在枝
头。刹那间，这番场景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
灵。那簇温柔的光亮，不似烈日般耀眼，却清
清明明，稳稳照亮了脚下的乡间小路，也映着
我们一路前行、扎根基层的坚定步履。最喜欢
忙碌之后的散步时分。市检察院的大楼位于
美丽的沂河畔，傍晚的时候，沂河两岸的霓虹
灯很是绚烂，晚饭后看一看窗外的霓虹灯光，
总能让人在忙碌中寻得一份静谧。
　　回望来路，这段宝贵的历练于我而言，是
视野的开阔，更是能力的淬炼与认知的升华。
它让我习得一套严谨规范的工作方法，如同
为枝繁叶茂的树苗修枝剪叶，剔去浮躁的旁
枝，让成长的根系更稳、主干更直；更让我跳

出了固有的认知局限，打破了“一亩三分地”
的固有格局的思维壁垒，真正明白：检察事业
从不是单一的冲锋向前，既有办案一线的硬
核攻坚，更离不开后方保障的井然有序、默默
支撑，每一个岗位，都是检察工作不可或缺的
一环。

深夜里的检之光

　　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的不是失望，而是
一种更深层的理解——— 文字材料同样是检察
事业的重要组成。
　　回到院里，我被分配至办公室文字材料
岗位。身为法学专业的学子，我曾无数次憧憬
过公诉席上的唇枪舌剑、激昂陈词，那是刻在
心底的职业向往。但如今我已然明白，无论是
基层乡村里浸润的泥土芬芳，还是市院岗位
上深耕的服务保障，抑或此刻与文字相伴、以
笔墨为刃的材料工作，皆是检察事业的有机
组成，都是为公平正义添砖加瓦的坚守。自
此，我沉下心来，一头扎进文字材料的浩渺海
洋，在字斟句酌间锤炼逻辑，在谋篇布局中梳
理思路，在平实叙述里传递检察温度。
　　每日忙完手头工作走出办公楼，蓦然回头，
总能望见楼里依旧亮着点点灯光，在夜色里静
静摇曳。我总想着，我们检察人的岗位虽各有不
同，肩负的职责虽各有侧重，但这份坚守所散发
出的光与热，从无高低之分。
　　就像这栋楼里的深夜灯火，或在不同楼
层，或在不同窗前，却都在各自的方寸天地里
灼灼发亮。每一盏灯，都映着一个岗位的默默
坚守；每一束光，都向着同一个检察使命汇
聚，微光成炬，照亮前路。
（作者单位：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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